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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讷先生的一封信

萨仁高娃

2019 年 1 月 6 日，元史名家、国家图书馆前副馆长杨讷先生在京逝世，享年 84 岁。笔

者与杨先生未曾谋面，更无幸运向先生当面请教图书馆业务或元史方面的研究。不过，2018

杨讷先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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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因为举办《四库全书》展，配合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学研究中心准备《四库全书》申

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参加相关会议，介绍国家图书馆围绕文津阁《四库全书》所做工作时，

杨讷先生的功绩是越不过的，杨先生的名字也是常被提及的。

听到杨讷先生逝世的噩耗不过几天，笔者随意翻开家里的抽屉，便看到 2013 年 4 月 2

日杨讷先生写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耿素丽老师的一封信。当年，我尚在援藏期间，因信的内

容与我当时撰写的书稿《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有关，耿老师便把信转寄给了

我，以提示我在书稿的修改方面需注意哪些方面。现在得到耿素丽老师的允许，将此信整理

公布，并围绕此信再论发现西藏阿里托林寺藏《蒙古秘史》异本后的最新信息，以悼念尊敬

的杨讷先生，并将此文献给国家图书馆成立 110 周年。

一、信函全文

为方便阐述和解释，现将信函全文录出，需加说明的语句标以编码，以便逐一解说。

素丽女士：

我怀着很大兴趣读了校样的前三部分[1]，

随手用铅笔改正了一些错字；有些问题我仅

作了提示，留待作者定夺。

本书公布的资料[2]很珍贵，作者做了认真

细致的研究，足以引起学界重视。全书最重

要的部分是《散叶拉丁文转写》[3]，它的正误

直接关系到读者对资料的接受和利用，其排

校也最容易出错，只有作者本人能够准确判

断其正误。因此我建议作者对这一部分多校

几遍，他人不必插手。敬祝

编祺

杨讷

2013.4.2

[1]校样的前三部分：信中所提“校样”为笔者《西藏阿里托林寺藏蒙古文散叶研究》

的书稿，即《蒙古秘史》蒙古文异本散叶的研究。前三部分为“导论”“西藏阿里地区托林

寺藏蒙古文散叶及历史背景”“散叶特征及拉丁文转写”。“导论”主要讲述蒙古族历代史料

文献回顾、20 世纪以来发现的蒙古文文献、《蒙古秘史》版本脉络；“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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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蒙古文散叶及历史背景”介绍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藏蒙古文散叶概况、托林寺历史沿革、

蒙藏关系史回顾；“散叶特征及拉丁文转写”则主要分析散叶版式、书写和语言特征，并做

了全文的拉丁文转写。

[2]资料：信中认可资料的珍贵性。此资料是《蒙古秘史》的蒙古文异本散叶。《蒙古秘

史》，又称《元朝秘史》，又称《元秘史》（简称《秘史》），为 13 世纪形成的蒙古皇家秘典，

以编年体形式如实记述蒙古族发源、发展及成吉思汗统一长年征战不休的蒙古高原、建立强

大的蒙古帝国。 然而，以回鹘式蒙古文成书于 1240 年（或 1228 年）的原典，未能流传至

今，仅在 17 世纪成书的罗桑丹津《黄金史》中收录《蒙古秘史》的三分之二。明洪武年间，

汉文《元朝秘史）形成，始有宫廷刻本，称《元秘史》，共十二卷，用于教习蒙古语。明永

乐初，又被当作史籍，抄入《永乐大典》卷 5179—5193 中，由十二卷改为十五卷，题名遂

改为《元朝秘史》。《永乐大典》现大部分已散失，这几卷至今尚未发现。明代《秘史》是以

563 个汉字拼写蒙古语并附汉语旁译和总译的“汉字音写本”，流传于世的有十二卷本和十

五卷本两个版本。现所见蒙古文全本转译自汉文本。《蒙古秘史》的蒙古文本到底面貌如何，

是否有流传，长年来深受蒙古学界关注。而在西藏阿里地区能够发现其蒙古文异本散叶，的

确很珍贵，必定引起蒙古学界的高度关注。

《蒙古秘史》异本散叶

[3]散叶拉丁文转写：为使蒙古学界毫无障碍地利用和研究此珍贵资料，书中对所见 13

叶的文本与现行蒙古文本《蒙古秘史》、罗桑丹津《黄金史》进行对照，并做了拉丁文转写。

二、《蒙古秘史》异本散叶研究情况

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蒙古秘史》异本仅存 11 叶，梵夹装，正背书写，每叶正

面左侧写有蒙古文页码，现存叶为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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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叶；实物已佚失、仅能看到图片的有 2叶，即第

三十三、三十四叶正面。这 13 叶涉及孛儿帖被蔑儿乞人抢去，铁木真经王汗与扎木合的帮

助抢回孛儿帖，后与扎木合决裂等内容。

早在 2010 年，社科院乌兰教授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上发表了一篇精彩

的论文《从新现蒙古文散叶看罗桑丹津〈黄金史〉与〈元朝秘史〉之关系》，主要介绍西藏

发现的两叶蒙古文史料。据乌兰教授介绍，论文所依据的图片为照那斯图先生获自北京大学

考古系晁华山老师，是十余年前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到西藏实习期间得到的照片。乌兰教授

通过将散叶与《元朝秘史》、罗桑丹津《黄金史》进行比对和考证，认为：散叶原本的制成

年代晚于《元朝秘史》的畏吾体蒙古文原本（脱卜赤颜）、早于罗桑丹津《黄金史》；散叶内

容虽然更接近于罗桑丹津《黄金史》，但却不是后者直接利用的资料来源。同时证实，在罗

桑丹津《黄金史》成书之前，蒙古地区曾存在着《元朝秘史》的畏吾体蒙古文原本（脱卜赤

颜）或其直接抄本的某种后期异本，类似于散叶和鄂伦苏木散叶的原本。从字体方面考察，

认为它们是 17 世纪前后写本。

笔者在《蒙古秘史》异本散叶发现后所作的最简单的一项工作是，对《蒙古秘史》、罗

桑丹津《黄金史》和散叶进行逐字比较，发现：

和二者完全一样者有 521 处；

和《蒙古秘史》一样者有 172 处；

和《黄金史》一样者有 507 处；

和二者都不一样者有 586 处。

由此可知，散叶内容上尽管以《蒙古秘史》为基础，但从版本角度看更接近《黄金史》，

但比《黄金史》早；与二者完全不同者更多，是本散叶的独到之处，更能说明此本为独立流

传，并非出自目前所知的某一史书。在目前无法看到其开头与结尾的情况下，此散叶到底是

《蒙古秘史》呢？还是和罗桑丹津《黄金史》一样是收入《蒙古秘史》的另一史书呢？难以

判断。

拙著《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已于 2013 年 8 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她是西藏古籍普查工作中的新发现之一，也是古籍保护成果之一。笔者面对如此珍贵的资料，

激动之余更觉力不从心。因为，对于从未碰触过《蒙古秘史》研究的人来说，到底如何以学

术专著的形式将这份珍贵史料呈献于《蒙古秘史》研究者面前，心里的确忐忑不安。为此，

笔者本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目的，将原始资料公布，为多年致力《蒙古秘史》研究的

资深专家提供学术资料，以绵薄之力推动《蒙古秘史》研究，这是笔者出版此书的初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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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此书过程中，得到杨讷先生为首的众多热心学者的支持与帮助。应研究所需，西藏自治区

文化厅彭措朗杰处长将手中图片无私提供笔者；阿里扎达县文广局罗丹局长和托林寺僧侣毫

无私心，让笔者对所藏蒙古文散叶进行拍照，并同意公布于学界。中央民族大学乌力吉教授、

叶尔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乌云毕力格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乌兰教授，给予了大量指导与

鼓励。

拙著以其资料的珍贵性在《蒙古秘史》研究领域带来了巨大轰动，但其中的漏洞与错误

也是不可避免的，有不少学者提供了修改意见，将在蒙古文版《〈蒙古秘史〉异本研究》中

逐一得到修订。

三、《蒙古秘史》蒙古文异本散叶发现后近年所作工作

（一）2013 年 12 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展览中，该散

叶作为古籍普查新发现，第一次离开雪域高原到北京，与广大读者见面。2015 年收入第五

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为 12202，并收入 2016 年 10 月出版的《第五批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图录》。

（二）2014 年 4 月，国家图书馆和《光明日报》联合开展的《我与中华古籍》有奖征

文活动中，笔者提交《沉眠于雪域高原的〈蒙古秘史〉》一文获得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并

收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年 1 月出版的《书卷多情似故人》中。

（三）笔者在《内蒙社会科学》（蒙古文）2015 年第 1期上发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

古秘史〉异本介绍》一文。

（四）2016 年，呼和浩特朝克图那仁先生在其出版的《世界名著<蒙古秘史>奇观》中

全部收入了笔者提供的高清图片，并附笔者介绍文章。

（五）2017 年 11 月，人民大学古典学学院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告诉笔者，有位西藏学

者提供了他从阿里发现的《蒙古秘史》图片。经笔者请求，乌教授将手中图片提供给我，打

开后发现，它们是笔者所见 11 叶中的第三十二叶正面和三十六叶背面的图版，无新内容。

此照片为 2012 年 6 月 10 日用佳能相机拍照，是笔者去阿里之前的事情。

（六）2018 年 8 月，在西北民族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全国卫拉特学研究学术会议上，该

校博士吉祥措发表的论文以此散叶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其语言特征。

（七）2018 年 9 月，笔者与一位西藏学者微信通话时，他透露曾在阿里发现蒙古文文

献，赠送给了一位蒙古学者。我把手中图片发给他，询问是否是类似的东西，他回答是。我

想和那位蒙古学者取得联系，获取相关信息，可西藏学者说蒙古学者因考虑隐私问题，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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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这一好消息中断了。

（八）目前，笔者在继续跟踪散叶剩余部分下落的同时，将拙著《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

古文散叶研究》汉文版修订为蒙古文本，补充最新信息和图片，即将出版。

新资料的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13 世纪用蒙古文编纂成册的《蒙古秘史》原本

未能流传至今，蒙古学界仅赖以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汉文本《元朝秘史》来还原蒙古文本，过

程费尽周折。而一部蒙古文本《蒙古秘史》异本以独立形式传入西藏，珍藏在阿里托林寺，

长年沉眠于古寺中，是一段传奇佳话。因机缘巧合，笔者发现她，并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

期间得到杨讷先生的认可、精心指导，特意写信叮嘱，是很幸运的、幸福的。

因笔者的愚钝，杨讷先生在世时，未把拙著送给先生过目、向先生请教。先生逝世后

不到几天，先生的亲笔信犹如老天安排的一般出现在眼前，尽管这封信并非直接给笔者的，

但围绕我的出版稿的谆谆嘱咐的信函，值得珍视。现以这封信为引子，向先生汇报相关工作，

悼念他、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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